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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3 日晚，科普电影《寻秘自然：地球往

事》在北京举行了首映礼。21 日，该系列的另一

部电影《寻秘自然：无形之力》也将上映。

这是一部悄然闯入暑期档的电影。当天，大

多数观众只知道，喜剧电影《抓娃娃》迎来点映，

一天收获超过一亿元票房。

相比之下，《寻秘自然：地球往事》太“冷

门”了。

它由科普作家汪诘带领团队耗时数年完

成。电影“投资”方，除了汪诘自己，还有他做科

普多年收获的“粉丝”。

在首映礼上的交流环节，汪诘难掩激动。科

普电影登上院线，在淘票票、猫眼这些电影平台

有了一席之地，一路走来，属实不易。

7 月 14 日该电影上映首日，全国仅有 445 场

排片。但这已经是历史性的一刻——时隔 24

年，科普电影再度出现在电影院。

这是汪诘和团队的突围，也是中国科普电影

的突围。

跨界造梦：
用电影讲中国科学故事

从科普作家到科普电影的导演兼编剧，这次

角色的转变，也是汪诘人生中的又一次跨界。

汪诘从小就是科普迷。2011 年，从事互联

网工作的他出版了第一本科普书《时间的形

状》，很快得到热销。2017 年，汪诘开始全职从

事科普写作。

在科普作家这条路上，汪诘无疑是成功的。

他获得过文津图书奖、百花文学奖，如今已出版

科普、科幻作品 20余部。

但年过不惑，他却有了更“折腾”的想法——

拍科普纪录片，甚至，拍科普电影。

汪诘走上科普之路，也是受科普纪录片的影

响。然而，每当汪诘想找些科普纪录片给孩子看

时，就会发现，能找到的几乎全是英国广播公司

（BBC）、探索频道（Discovery）和国家地理出品的

作品，片中提到的，也大多是国外科学家和科学

成就。

“这样我会有一种焦虑，下一代可能会产生

一种印象——科学和中国关系不大。”汪诘在很

多场合讲过他的初衷：想做高质量的科普纪录

片，展现中国的科学成就。

“既然暂时没人做，那就我来做。”他想得也

很简单，“我肚子里有很多科学故事，现在无非是

要学习影视拍摄技术，没什么学不会的。”

汪诘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用 6到 8年

的时间，拍出媲美欧美的科学影视作品。可以先

模仿，再创新，然后形成特色。

“当然，这个牛有点儿吹大了。”汪诘笑了

下。经过这些年的摸爬滚打，他知道，我国科普

影视作品和欧美的差距还挺大，自己预估的时间

短了。

差距，来自经费，来自审美，来自团队的专业能

力。要迎头赶上，非一日之功，但至少要先出发。

为此，团队先拍摄了《寻秘自然 1》，诠释大

自然中的未解之谜。影片上线流媒体平台，免费

播放，反响很好，全网播放量超过 1200万次。

这事可行！接着，汪诘又用自筹加粉丝众筹

的方式，募集了 310 万资金，开始创作“寻秘自

然”系列第二季。

这次，汪诘有了更大的野心——用故事片的

手法拍摄，并把它搬上电影院线。“科普和电影结

合，可以产生更大影响力。”他说。

而上一部登上院线的国产科普电影，还是

2000年的《宇宙与人》。

2022年年底，影片完成。“这是我和团队送给

每一个中国孩子的科普礼物。”汪诘说。影片得

到了 3 位院士和 15 位科研人员的帮助，包含 4 个

主题，即“探秘寒武纪”“湍流之谜”“地磁倒转”

“快速射电暴”。这 4 个主题，也是团队在各个领

域深挖、反复考量之后选出的。

每个主题下，都是一个个环环相扣的故事。

汪诘期待，看过电影的观众，能体会到科学本身所

具有的理性之美。电影中讲到的知识随着时间推

移可能会被淡忘，但影片传达的求真、求实、不满

足于标准答案的精神，能给观众埋下一颗种子。

上海市科普作协副理事长江世亮评价说，汪

诘的电影以更生动具象的方式强调了科学思维

的不可或缺和无穷魅力，是我国科学影视的一个

里程碑。

电影拍摄：
有限经费下的“省”与“不省”

在拍摄和制作“寻秘自然”系列影片的过程

中，汪诘从头学习怎么当导演、当编剧，从零开始

了解电影中的技术细节、格式、播放体系……

拍出好电影，是一个宏大的目标。而在实现

目标的过程中，有许多具体的难关需要跨越。

拍电影，需要汪诘从文字思维转为画面思维。

汪 洁 写 了 许 多 书 ，做 了 许 多 科 学 故 事 节

目。但当导演和编剧，他毫无经验。两者最大

的区别是，写书时，不需要考虑画面；做纪录

片，每一句话都需要配有合适的画面，这让他一

度“绞尽脑汁”。

后来，汪诘摸出了门道，转变思路——不能

先有文字，再找画面，而是脑中先有画面，再给画

面配解说。

做科普，得说清某件事的来龙去脉，容易遇

到历史影像资料不够的情况。比如，介绍瑞士冰

川学家默坎顿时，就很难找到相关图像。汪诘干

脆请画家创作油画，再用摄像机对着画面一点点

拍，镜头在画上穿梭游走，形成动态视频。

在电影里，这样的油画出现了 6幅。

《寻秘自然》的摄影师孙鹏程觉得，汪诘是个

理想主义者。听到汪诘说要拍电影，孙鹏程直截

了当地问：“你有多少钱？”

“虽然汪老师在科普圈很有名，但绝对算不

上富人。现在，有了这么大的理想，要弄电影，多

难。”孙鹏程感叹。

尽管觉得难，孙鹏程还是和汪诘一起，把事

儿扛了下来。

在剧组里，摄影部门是一个花钱的部门，要

设备，要人，要场地。但现实的问题是，经费有

限，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

很多时候，必须折中、妥协，想出新方法。

没有更高级的稳定器，那就摄影师“人肉”稳

定，多拍几条，总有能用的；没有轨道拍摄系统，

就让摄影师坐在轮椅上推着拍；有的拍摄地点

远，出差经费不够，那就孙鹏程一个人拎着一箱

器材去拍。

不过，汪诘强调一点，无论经费多么有限，一

定要去现场，去科学故事发生的现场。去了现

场，才有更多可以灵活选取的素材，才有能向观

众展示的细节。“这是质量的底线。”他说。

“咬着牙，这里省一点，那里省一点。”但不能

妥协的是严谨性。在“寻秘自然”系列的下一部

影片中，团队要拍豌豆花，结果只找到了四季豆

豆花。豆花类的花都很像，当地农民也觉得差不

多。但汪诘拍板，一定要豌豆花，现在拍不了，就

等豌豆花开的时候再补拍。这样一来，要多花一

到两万元。

为了给观众惊喜，团队也尽量在拍摄中找到做

相关研究的科学家本人。但汪诘带领的只是一支

民间团队。一些发出去的邮件石沉大海，一些联系

上的科研人员也婉拒了采访，“碰了一鼻子灰”。

不过，还是有一些科学家欣然配合拍摄。在

云南澄江发现“天下第一鱼”的中国科学院院士

舒德干就是其中一个。他甚至在拍摄结束后自

掏腰包请团队吃饭，谦逊地感谢汪诘团队在科普

上做出的努力。“没有架子，有求必应，是我心中

完美的科学家形象。”汪诘补充，“而且，之前我们

完全不认识。”

也有一些科研人员开放了自己的实验室，让

汪诘获得亲手做流体力学实验的机会。他做经

典实验，也自己设计实验。汪诘希望，通过动手，

他能更深刻理解流体力学基本概念；理解透了，

才能更通俗地在影片中讲出来。

探索发行：
“包场”吸引潜在客户群

电影拍摄完成了，下一步是进入电影院。

其实，直到寻找发行院线的时候，汪诘才意识

到，他们忘记考虑“影片时长”这一关键因素。

一开始，《寻秘自然》时长为2小时20分钟，被认

为“太长”了，不太容易获得电影院的排片。于是，在

多方帮助下，电影被拆成了上下两部，也就是今天的

《寻秘自然：地球往事》和《寻秘自然：无形之力》。

电影发行的困难，完全超出汪诘这个电影新

人的预料。他原以为只要拿到电影公映许可证，也

就是传说中的“龙标”，就万事大吉了。

然而，当团队逐一拜访有电影发行资质的公

司后，得到的回应却几乎是一样的——这样的片

子，电影院不会放的。因为，它很难卖得动。卖不

出去电影票，电影院连电费都收不回来。

也有发行公司表示，如果能交数百万发行费，

能保证片子上映“一日游”。汪诘团队听到的最低

数字，是200万。而影片的成本，不过300多万。

已经山穷水尽时，团队又想到了方法——自

己包场，自己卖票。

他们做了许多尝试，只为了证明，能把票卖

出去。

去年6月，团队做了一件疯狂的事情，靠着200

多位检票志愿者的热情帮助，在全国 25个城市完

成了近300场试映，吸引了2万多名观众。“尽管两

个月的包场试映让我们的团队几乎累到吐血，但观

众们给予的高度评价和热烈反馈令我们无比开

心。”汪诘回忆。

再到后来，专业的发行团队——大象点映团

队决定和汪诘并肩战斗。

《寻秘自然》宣发总监、大象点映CEO吴飞跃

说，科普电影在国内电影市场尚属于没有被观众充

分认可的“亚类型”，这就意味着电影宣发很大的精

力要放在“培育”观众上，吃力又不讨好，所以一般

的宣发公司不太愿意接手科普电影。而且，即使有

人愿意冒着风险、怀揣着情怀去拍摄科普电影，也

很难找到足够的宣发资金。这也是科普电影的发

行困境。

不过，大象点映此前宣发的电影项目通常都

是没有 IP加持、也没有流量明星参与的非商业电

影，在分众发行上已经积累了经验。

吴飞跃分析，《寻秘自然：地球往事》和《寻秘自

然：无形之力》是24年来首度进入院线的科普电影，

因此，从一开始，他们就不做重投入、一次性的传统

院线宣发，而是以点映、包场观影为主要模式，做好

院线、校园、科技馆等重点市场的同步开拓。

同时，要把影片的同名图书、“科学有故事”节

目（汪诘导演的付费音频节目）、衍生产品等进行整

合、联动宣发，争取传统院线票房以外的多元收入。

从今年3月底开始，两部影片在全国200多座

城市陆续开启点映。截至目前，已举办近 1300场

放映。

有家长主动掏钱为孩子和同学包场，有校长想

借观影在学校开展科普教育，还有企业负责人组织员

工亲子团建来看电影……“我们做了很多映后调研，

得到一个普遍反馈：相比其他昂贵的教育手段，老师

和父母都觉得这电影票钱花得很值。”吴飞跃说。

看，市场是有的。

今年“六一”国际儿童节，两部电影做了超前点

映，在全国排了900多场次，主打亲子观影，吸引了

1万多名观众走进影院。

当然，团队也遇到过“浇头冷水”。

团队想测试一下，电影在三四线城市有没有

观众，靠广撒网的方式宣传电影行不行。“现实给了

我们无情的打击。”汪诘说。

他们在河南省平顶山市找了流量最高的本地

生活号，发了篇头条文章介绍影片。阅读量 3千，

卖出去了4张电影票，收入100块。

然后，他们又想了一个办法，去线下宣传。

团队租了辆广告车，装着大喇叭走街串巷宣

传电影。跑了三天，最后卖出了12张电影票。

“这可能也是很少有人愿意投资科普电影的

原因之一。”汪诘说，如果把它当成一门生意，明显

是亏本的。

吴飞跃说，其实这也说明，科普电影的宣传

必须得精准。“要将有限的宣发预算都用到精准

的宣传渠道，争取最大程度吸引那些潜在的分众

群体。”他说。

多方合力：
共同建立“科学院线”

不过，现在真的有科普电影这个类型吗？

中国科教电影电视协会业务部主任刘璐璐

说，对于何为科普电影，可能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

界定和概念厘清。一般来说，科普电影，可以认为

是以科普为目的的、能够在院线影院进行放映的电

影。或许，它还有个我们更为熟悉的名字——科教

影视片。

“但我们很高兴，现在有了‘科普电影’的提法，

说明它被这个时代所需要。”刘璐璐表示，随着全民

科学素养的提高，大家对科普产品有了多元化多层

次的需求。

刘璐璐和中国科普作协科学与影视融合专委

会常务副主任林育智此前参加过一部外国科普电

影的首映活动。这部名叫《小行星猎人》的电影虚

拟了一个危机时刻，讲述科学家和工程师如何用

科技手段化解危机。影片用一种赏心悦目的方

式，以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科普了科学知识，也

弘扬了科学精神。

他们两位都能感到，无论是资金体量、制作技

巧，还是对科学的认知理解和叙事表达，这部影片

的水准都比国内目前的科普影片高出一截——这

也是必须承认的差距。

林育智认为，科普电影其实开辟了一个空间，

帮助我们从传统的对科学家的叙事框架中走出

来，以另一种方式去讲科学家精神。“不必一味宣

传苦情、奉献。应该让人觉得，科学家这个职业很

酷、很厉害、很有吸引力。”林育智想，这也是科普

电影可以承载的另一重要使命。

但是，科普电影的制作方，目前还很难自我

“造血”。如果投身其中的人只能靠情怀坚持，这

一行业很难发展壮大，也无法持续发展。

汪诘一直坚定地认为，只要电影质量足够高，

就一定能吸引更多人来电影院。“我们正在用行动

证明，没能力盈利不是科普电影门类不行，只是我

们拍得还不够好。”现在，《寻秘自然：时间的形状》

即将完成，《寻秘自然：恐龙灭绝》和《寻秘自然：生

命密码》也正在拍摄制作中。预计明年上半年，影

片会陆续与观众见面。汪诘很肯定地表示，接下

来的每一部，都会越来越好。

但好的内容，还是需要被看到。

“在中小成本电影宣发面临越来越大挑战的

当下，要想通过院线公映票房实现科普电影创作

链条的可‘造血’、可持续的正向循环，不太现实。

相反，如果跳出院线公映的‘独木桥’，探索校园、

科技馆等二级市场机会，并积极开发图书、课程等

各类衍生产品，也许会有更多机会。”吴飞跃表示。

这也恰恰是中国科教电影电视协会的努

力方向——让更多影片被分众群体看到，和电影

公司合作，成立科学院线。

这样一来，学校等场所能以更低的成本，为学生

提供电影级的放映质量的影片。而这些地方的每一

次点播，按照协议，也有一部分收入可以给到影片制

作单位。

这是一个长效机制——只要在片库里，只要

有人点播，就能获得收入。

此前，中国电影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影”）

就专门为服务中小学开发建设了“中影校园影视

公益服务平台”，搭建了专业技术设备、优秀影视

资源与中小学的“直通桥梁”，形成“点对点”校园

电影供片及放映技术解决方案。这一平台建设了

版权合规、类型丰富、不断更新的中小学影视资源

库，目前已进入规模化试点推广阶段。

依托这一平台，中国科教电影电视协会、中国

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与中影达成合作共识，每

年联合推荐适合中小学生观看的优秀科教影视

片，共同推进建立“科学院线”和“校园院线”。

刘璐璐说，遴选时，他们注重科教影视片的科

普性，聚焦前沿科学；在影视表达方面注重形象

化、节奏感，特别是科学知识的演示方法；题材方

面，则兼顾多个领域。

“有了这样的院线，就给了科普影视人收回成

本甚至盈利的希望。这是当下业界最为珍贵的。”

林育智说，以后，科技馆、博物馆，包括科普大篷

车，或许都可以成为科教影视片的流动院线。

“如果场子能热起来，能有更多人都投入科普

电影行业，未来某一天，一定会产出一部现象级的

影片，引爆这个概念，也推动整个行业往前走。”

刘璐璐期待，倾注了多个团队心血的科学院线，

能撬动科学影视产业的发展。

汪诘和团队成员聊天时会说，未来，如果在

大众电影市场真的有了“科普电影”这一专门类

别，他们作为开拓者之一，也算是留下了名字。

在科普电影的突围路上，大道不孤。

时隔时隔 2424年再登院线年再登院线——

科普电影的突围之路科普电影的突围之路

以上图片均为以上图片均为““寻秘自然寻秘自然””系列电影剧照系列电影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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